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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的愿景，2023年11月15日，新西兰基督城

    【音乐】你们练了多久才能念出我的名字？我是说，一直在练，你知道的，专门为了……尤其是喇嘛们，他们有时候名字特别长。我以为我们藏人的名字是最长的，但显然不是——毕加索的名字才是最长的，对吧？就是那个画家毕加索，他的全名真的非常非常长，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总之……我想表达一下我的喜悦，还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感激，感激有这个机会，能在基督城跟这么多人交流。我来新西兰好几次了。【音乐】

    我一直对不同的国家很感兴趣，也很好奇不同的国家是怎么呈现自身的。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如果说，多元文化在同一个地方和谐共处、正常运转，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地方的话，我越来越觉得新西兰会是其中之一。因为这里有一种……我也说不清楚……非常开放、非常欢迎、非常包容的气息。

    我听说今晚在座的，大概一半是学佛多年的老修行人，另一半可能是刚刚接触佛法的新人。这对我来说有点挑战，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今晚对两边的人都有意义。不过我已经收到了超过二十个问题，我觉得……观众席上也有问题，另外我相信这个活动也通过网络传到了世界各地，所以我想先说几句……算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定义……引言吧，也许"总结"不太对，我也找不到更合适的词，但不管怎样，我先说几句，然后再进入问答环节。

    今晚我们讨论的题目好像是关于佛陀的"愿景"。"愿景"这个词……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理解得不够好……但这个词似乎带有某种"计划"的意思。如果把"愿景"解读为"计划"，那我不确定佛陀和佛教徒究竟有没有什么计划。这一点我需要说清楚：佛教徒从来就不擅长搞使命宣言，我也不确定我们能不能谈什么"佛教愿景与使命"之类的东西。但今晚选用"愿景"这个词，真正想说的是——佛陀，以及后来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对于一些新接触佛法的朋友来说，这或许很有意思：佛陀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佛陀是如何跟这个世界互动的？佛陀是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的？

    佛陀看世界的方式有很多个维度，我们没有时间一一讲完，我就挑几个我认为最关键的来说。

    在佛陀的见地里，他看到了一个叫做"心"的东西，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是的，我这样说，可能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根本不简单。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有没有对"心"这件事给予足够的重视？是的，我们对物质、对有形的东西投入了大量的关注，等等等等，但"心"这个东西——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就非常非常强调这一点，这是他的愿景之一，他的见地之一。我觉得我们也应该重视这一点，因为心——很多佛教徒会这样说——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摆脱不掉的东西。你无法没有心。我是说，如果你不想要你的手指，你可以……你可以切掉；你可以脱掉衬衫，你可以不拥有很多物质的东西；但心，你没办法把它丢掉。你跟它如影随形。

    有时候，人几乎希望自己是一张桌子。没有心——所以如果我不用这张桌子，桌子不会觉得自己被冷落。桌子不会嫉妒。如果我把另一张更好的桌子搬来，这张桌子不会吃醋。如果我们所有人都离开这个房间，桌子不会感到孤独。还有，如果我过度使用这张桌子，桌子也不会觉得自己被过度使用、被虐待……诸如此类。但可惜的是，我们不是桌子，我们跟这个叫做"心"的东西绑在一起。所以心有时候是个麻烦，但有时候，心又无比珍贵、美好。正是这个心，让我们能够欣赏简单的事物——微风、河流、花香……事实上，佛陀在某种表达方式上，甚至走得更远，他说：我们每个人拥有的这个心，就是佛陀本身。就是这样。佛陀不是一个人物，不是被历史所局限的，也不是什么救世主，更不是……好吧，你可以说佛陀是一个"创造者"，但只是在"心是万物创造者"这个意义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心所创造的。总之，这是佛陀的见地之一，非常重要，如果现代人能够对此多加关注，我觉得是很有价值的。

    然后，另一个……佛陀还说……这稍微说长一点……正是因为有心，这些众生——凡是有心的存在——都有偏好。我们偏好快乐，不喜欢痛苦、焦虑、苦难。我们追求快乐。但这又变得更复杂了，因为心对"快乐"的诠释因人而异。这就是为什么，对你来说是快乐的事，对我来说未必是快乐。事实上，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快乐的事，对你来说可能是痛苦。不仅在不同的人之间，就连同一个人，今天让自己感到快乐、美好、幸福的事，明天未必还是如此，等等等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知道，尤其对新接触佛法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四圣谛"？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佛教表述，或者说佛法的教导。第一圣谛，其实是"知苦"——认识痛苦，或者说认识苦。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要说，这在佛陀的教法中是非常独特的。他并不是在说"你应该努力去消除苦"，或者"你知道，你们应该……"，不是这样。他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认识苦。这很值得玩味。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那些显而易见的苦——头疼、胃疼、战争、饥荒、贫困……这些明显的苦难，我们都知道，我觉得这并不难。但我们不知道的，是那些我们以为是快乐、是幸福的东西——按照佛陀的说法，大多数时候，它们其实也不是真正圆满的。我们所谓的快乐、我们所谓的幸福，严格来说，佛教徒会说，其实也属于苦的范畴。

    所以"知苦"这个说法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有人会说——哦，认识苦，那还不容易？是的，如果是那种粗重的苦，比如饥渴、头疼之类的，当然容易认识。但当你正在享受美好时光的时候，你能认识到那也是苦——这就难多了。

    还有比这更复杂的：那种既不痛也不快乐的、中性的感受——就是……一种感觉，也说不清是什么，比如睡觉、发呆，不一定痛苦，也不一定快乐——按照佛教的说法，这也可以被归入"苦"的范畴。

    我要跟你们说一声，我是在用英语说话，这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有这个局限；其次，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一直都是。"苦"这个词，很多人把它翻译成"suffering"（受苦），但其实它的含义不完全是人们通常理解的"suffering"。不过，这些问题，慢慢地还是能理清楚的。

    好，我在说佛陀的愿景。佛陀看到的是：所有人都想快乐，没有人想受苦。这大家都知道。但佛陀的意思是：是的，快乐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对你真正有益处、有利益。拥有快乐是好的，但拥有真正对你有益的东西，这同样重要，甚至有时候更重要。"有益"和"快乐"非常相关，但有时候也会相互矛盾。这是我想在进入问答之前先简单提一下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拼命、拼命、拼命地追求快乐，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努力去追求对自己真正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挺常识性的。

    那你可能会问：什么才是真正有益的？好，我已经说过了，快乐这件事，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含义。那么，人应该如何去积累、去拥有真正有益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佛陀对生命的另一个见地。

    佛陀说的大意是：是的，你可以通过回忆过去、尤其是美好的记忆来让自己快乐；也可以通过想象未来来让自己快乐——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要让事情真正对你有益，一味地奔向过去、想象未来，并没有那么有益。

    那么，什么才能真正给你带来利益？佛陀的论点是：不要去过去，不要去未来，就活在当下。因为毕竟，这是你真正拥有的全部。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还没有到来，那么想过去、想未来，又有什么用呢？就把一切都放在我们现在拥有的——就是眼前这一刻。

    好，这也和佛陀的另一个见地有关。佛陀的论点是：只有活在当下，你才能看见真相。一旦你走向过去或未来，你就更容易被虚假的故事和想象所纠缠。只有活在当下，你才更有机会看见真相。当然，"真相"这个词太大了，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词时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我只是说一些非常基本的佛陀对"真相"的看法。

    好，所以：不去过去，不去未来，活在当下，面对真相。那么是什么样的真相呢？就比如，接受我们所有人都会死这件事。类似这样的说法，也让佛教长期以来有着一个相当糟糕的形象，一直到现在都是——人们总觉得佛教徒很阴郁，很悲观，很……但不管伤不伤感，事实是你和我都会死，我们不妨就接受它。你明白吗？这就像是把焦点收窄到当下，然后面对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你和我都会死。

    如果说死亡本身还不够糟糕，那还有更糟糕的：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这才是更糟糕的。如果你知道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好，七月二十二号你就会死——那反而容易多了，你可以计划，可以安排，等等。但事实并非如此。大多数时候，99%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死。

    顺便说一下，我提到死亡，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例子。其实我们说"活在当下"，不只是在说死亡，我们说的是一切事物都在变化的本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改变，我们自己也一直在改变。我说的不是皮肤，不是头发的颜色，而是所有的一切——价值观，所有的一切。

    曾经，你拿着水枪玩，抱着芭比娃娃。现在你不抱芭比娃娃了，你有不同的玩具了。芭比娃娃已经变得完全不重要。但曾经，你哭，你叫，你觉得那是整个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东西——那个芭比娃娃，那把水枪，随便什么。但那个价值观已经变了。

    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桌布啊，我也不知道——各种各样的关系，关系的价值——这一切都在不断变化。当然，最主要的变化来自内心，但也有外在的因缘条件迫使我们改变，等等等等。总之，这是真正面对真相、面对当下的一种方式。

    现在，第二种方式——对自己诚实的第二种方式——是：没有任何东西能百分之百地满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我们说的不只是食物和衣服，不是那种你懂的奢侈品，我们说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政治体制、哲学体系——什么都不行。你看看过去十年、过去二十年。我还记得互联网世界刚刚到来的时候，所有人，包括我自己，都无比兴奋，因为它省去了太多麻烦。就好像——现在我们可以免费阅读一切，信息唾手可得，可以瞬间与全世界沟通，而且没有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等等等等。但现在，我们却开始质疑：这到底是好事吗？我们是更快乐了，还是更不快乐了？我们的压力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你看，没有任何东西能真正百分之百地满足我们。

    但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说，都还停留在理智层面。在理智层面，我可以通过这样讲来说服你，你大概也会点头同意——对，一切都是无常的，你不得不承认；没有任何东西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你，你也不得不承认，因为这是事实。但这种认知，这种理解，只是停留在理智层面，所以当真正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它并不真正管用——它无法穿透我们的习气之心。

    那么，我们该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种技巧：不去过去，不去未来，安住于当下。而当我们说"当下"，我们说的是今天、这一年、这一周——对，就是此时此刻。我在这里，你在那里，就是这一切存在于此刻的事实。不去想未来，比如"也许我应该把那朵花摘来放在这里"——完全不要这样想，只是全然地承认它在那里，桌子在这里，我在这里。

    然后，更进一步，当我们说"当下"，就更精细了——我们说的不只是今天今晚这个当下，而是当下这个身体。你有一个身体，而我们大多数时候对自己的身体从来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我们总是在想过去，或者想未来——它应该看起来怎样，应该有多重，等等等等——以过去和未来为参照，从来不是单纯地活在身体里，安住在身体里，与身体自在相处。不只是这样，而是就这样安住于身体之中。

    然后还可以更精细——这些都是佛教对生命或世界的见地——比身体更微细的是：只是承认并知道我们在呼吸。你看，这些听起来非常非常简单，但却极为有益。这不一定会带给你快乐，但会带给你一种叫做"有益"的东西。

    比你的呼吸更微细的，是空气，是你拥有的这个认知、这个心——你有念头，你有心，你此刻正在认知着什么。就只是观察那个。

    所以，这样来看，佛陀对生命的见解，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与此刻同在，与这个真相同在。

    现在，第三种——佛陀的第三种见地或观照——用来让我们活在真相之中的，是：表象具有欺骗性。这其实是英文里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是接近佛陀这个论点的一个好方式。基本上，你所见到的一切，你如何投射，你所听到的，你所尝到的，你所感受到的，你所闻到的，你所——我不知道——基本上，你如何投射、如何感知，都只是你的感知。它并不是事物本来的样子，这只是你的看法，不是事物真实的状态。佛陀实际上在说的是：一切都只是幻觉。

    我想，英文字典里的"幻觉"这个词——我反复查过——是与精神失常有关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说……你看，我之前告诉过你，心非常重要，记得吗？桌子没有心，我们有心，我们被它困住了。但这个心并不是真正有序的，可以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它在奔向过去，奔向未来，我们就是不让它好好安住。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奔向过去和未来，你的心其实是在失序的。

    因此，佛陀的结论是：我们通过眼、耳、舌、意、身所经历的一切，都只是幻觉，是从失序的心中生起的投射。

    这大概是一个非常非常匆促的小结——关于我们在佛教中所说的般若，智慧。

    但这还不够。佛教的见地，或者说佛教的观照认为：这还不够。与这种智慧同等重要的，是慈悲——我觉得"慈悲"这个词，也许并不能完全传达"karuna"这个词的意涵。我认为，接近佛教慈悲概念最简单的方式，是"同理心"。这就像是——好，智慧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些，加上同理心——基本上，非常世俗、非常接地气的同理心。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地方开始：换位思考，站在另一个人的立场上。

    这真的很难，非常非常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因缘条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都有不同的习气模式。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一种倾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和你一样去思考、行动、表现，以及认同你所认同的价值观。这不仅造成国际问题、国内问题，也造成关系问题——父母与孩子之间，恋人之间，同事之间……缺乏同理心，就会如此。

    总之，我们所说的智慧与方法，就是佛陀的见地或观照——让这个世界既有益又快乐。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是否前后连贯……不管了，我们开始回答一些问题吧，也许我讲得太多了。

    第一个问题来自基督城社区：我们是否正在接近西方某种东西的终结？作为佛法修行者，我们最好如何面对西方社会正在瓦解的种种事物？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哪些能力？

    我相信——我不需要再多说这个——我们都正在经历许多变化。但"终结"这个词，有点太强了。首先，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不太相信有开始，也不太相信有终结。

    所以，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末日降临之类的，我倒不太这么认为。我自己不太相信。我认为这个世界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最近听说，现在我们对Instagram、TikTok这些东西上瘾，但大约再过十年，Instagram、TikTok或者所有的AI，将会被附加到我们身上。这就会很有意思了——当你的机器感到被拒绝的时候。那将会非常有趣。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认为肯定会有变化，而且变化不只是在某一方面发生——你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大，又如此之小，两者同时发生。我想我们会一起经历这一切。

    我是一个藏传佛教徒，所以我修的是我们所谓的密续佛教、金刚乘佛教。根据金刚乘，现在是最动荡的时代——最那种……对，最动荡，变化起伏非常大。而根据密续，动荡的时代其实非常有利于获得丰厚的收益。这是一个时机——你只要付出哪怕一点点的努力，就真的可以受益良多。所以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鼓励性的、积极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这是我的想法——我不是刻意要给你说些鼓励的话，这是我真实的信念。

    我明白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那为什么印度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是佛教徒？希望这里没有印度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我会说，原因有很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你懂的——佛教非常……首先，有点像这样：佛教，在它的……怎么说……也许"初期"不是最准确的词，在最初的阶段，比如那烂陀大学时期——我们说的是公元五六世纪、六七世纪——所有我们现在称之为佛教的东西……顺便，我需要告诉你们这件事："佛教"或"印度教"这些词，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是由亚伯拉罕传统的人创造出来的——大多数老修行者都知道这一点，但对于新来的人，"印度教"和"佛教"这些词，基本上……我想以前有一条叫做印度河的河流，在巴基斯坦附近。英国基督徒，尤其是英国人，认为：任何在那条印度河以外、非基督教的、奇奇怪怪的信仰，统统是印度教——佛教就这样被归入了所谓"宗教"的这个篮子里。

    在过去，我们在佛教典籍中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这一点，就像MIT、哈佛、奥克兰大学是真正在寻找星星的——天文物理学、生物学、病毒研究什么的——同理，我们现在所称的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它们在当时都是在追求真相：是什么让人受苦，什么让人……基本上就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这些所谓的佛教徒、耆那教徒、所谓的印度教徒，都能获得国王的大量资助，等等。后来，佛教最终被归入了这个宗教的篮子里。

    我相当确信，大约再过五百年，哈佛、MIT、奥克兰、悉尼大学等机构的发现，几乎都会被当成宗教性的发现——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不管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佛教，也许并不直接对社会议题有什么立竿见影的益处。我的意思是，佛教没有那种框架，比如说：一个社会应该是这样这样，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个行为准则，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如果有人做了好事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奖励，诸如此类。佛教根本没有这些。佛教甚至没有婚礼仪式——佛教反倒更可能有离婚仪式，你明白吗？因为佛教讲无常嘛。佛教怎么可能有婚礼呢——好，你们现在结婚了，但今晚你们可能就离婚了——这才是真相。佛教的婚礼市场完蛋了，没有人想参加那样的婚礼。我只是打个比方。

    所以，佛教在核心层面上从来就不太擅长处理社会事务。像"空性"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词——你没办法用它来威胁别人，没办法拿去做政治竞选。你要怎么做？而且，佛教的业力观念——如果你不投票给我，你就会下地狱——不，这不管用，你明白吗？

    所以，这大概是佛教在某些地方衰落的原因之一。当然我只是在非常粗略地概括，因为有趣的是，在中国，佛教确实存活下来了，一直延续至今——尽管中国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起起伏伏、那么多血腥杀戮。出于某种原因，但我认为有一个特定的原因：中国人不知为何设法把佛教变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东西，将它与儒家价值观、和谐理念相融合，所以它们相互渗透了进去——也许就是这个原因，我只是在猜测。

    另一个原因是……蒙古入侵，是的，前后大约有九百年，以及英国殖民统治。但有趣的是，英国殖民者同时也是发现菩提迦耶等地的功臣——那个英国人的名字我忘了。总之，就是这样。然后我想还有……

    还有，某些出于政治动机的印度教徒，可能曾经做过某些……怎么说呢……【音乐】……哦对，我忘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这么小，印度人里信佛教的不到百分之一——那是因为印度的神实在太多了。印度有大约十四亿人口，我觉得平均每个印度人可以分到几千个神，大概是这样，我也不确定，你可以去谷歌一下。反正神太多了，所以佛教在那里算不上主流，就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也一直想知道答案。佛教在印度确实在一些小地方有所复兴，但我不知道我该为此高兴，还是该感到担忧——因为它复兴的方式，嗯，怎么说呢……很多佛教是以"浅水游泳池"的形式出现的。就是说你不会游泳，你想学游泳，所以我给你建了很多浅水池，你永远不会溺水。现在市面上很多"正念"之类的东西，就是浅水池。但问题是，如果你将来真的想在大海或河流里游泳，就麻烦了。这样的情况很多。好，希望这个问题算是回答了。

    下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能否发展出自己的心灵和意识？

    好，我个人的看法——这个看法保持了好几年，也许明年就变了，谁知道呢——我认为人工智能对于佛教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佛教一直在大声疾呼"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谈，一切苦难的最大根源，就是身份认同。记得吗，如果你读过《心经》之类的经典，里面全是这个——身份认同。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会真正逼着人们去超越某些人为建构的身份认同，比如医生啊、护士啊、各种职业身份。它也许会逼着人们真正去思考，去向内探寻那个我之前提到的"心"——那个我们长期忽视的、却如此强大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忽视它，而人工智能也许会把我们逼到不得不正视它的地步。

    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人工智能能否创造出意识——这我不知道。但就算它真的做到了，对佛教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冲击，因为佛教向来认为有情众生不一定要通过精卵结合才能诞生。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佛教讲到四种出生方式：第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有父有母那种；第二种是像飞蛾那样，通过……什么来着……湿气？然后还有所谓的"化生"，神迹般地诞生。所以人工智能……好，我来提一些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人工智能能否创造出意识？也许可以。但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它依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过，我要在这里做一个界定——这个人工智能的意识，必须带有"无明"。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的认知带有无明，佛教徒就可以安心了。因为如果那个意识带有无明，它就会有恐惧，就会有期待、希望和恐惧等等等等——那这个人工智能的意识，完全可以成为某位佛教上师的弟子，毫无问题。

    佛教在当今世界是否仍然有意义，尤其是在西方？"西方"这个词真的太难定义了。我遇到不少所谓的"东方人"——中国人、越南人、印度人——他们比你们这些自认为是西方人的人更加西化，这是真的。在文化上，他们更爱国——我几乎每天都在跟他们争论——各种层面上的爱国。所以当我们说"西方"的时候，如果是指地理上太阳落下的地方，那我真不知道。但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如果人们真的有兴趣了解真相，我觉得佛教在分析真相方面确实做了很好的工作，尤其是在向内探索这方面——关于心的种种——有很多可以给地理意义上的西方、或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也就是现代人，提供的东西。但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西方人，或者说现代人，应该做的是真正超越他们所说的"理性主义"。我感觉——不知道——我在稍微逗一下你们这些西方人，你们完全可以来争论——我觉得相信逻辑、相信理性、相信所谓的理性评估，其实可以走得更远，而我认为所谓的现代人就停在那个地方了。这不太好。是的，逻辑和理性从这里到这里是好的，但话说回来，当我学习佛教逻辑的时候——我学了六年，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第一页就写着：做好准备，接受逻辑是让你变成最大蠢货的最强工具。你看，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所谓的理性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理性，它完全是由共识和惯用法决定的。当然了，如果你想喝意式浓缩咖啡，用意式浓缩机当然是理性的做法——但那只不过是某个人发现了一颗豆子，把豆子烤了，磨成粉，加了水，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走到那一步……我现在说的有点像密续佛教了——密续佛教认为，超越理性思维，或许会打开某种神奇的门。这一点，我相信，比如在座的新西兰原住民也许有所体会，只是你们离它太近，反而感受不到。我从印度来，直接到了怀卡托，那片神奇的光，那片湖，那阵风，忽冷忽热——真是太神奇了。那就是生命，那是不需要任何理由或逻辑的。我认为这一部分，可能正在被科学家、政治家、理性主义者系统性地摧毁……不管怎样，我跑题了。请问下一个问题。

    业力是命中注定的，还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真希望我们能在这里坐上几天好好谈谈，因为佛教对业力的教导，可能是最难讲的。你知道为什么最难讲吗？因为它是这样的——我想你们中有些人已经听过很多遍了，可以去上个厕所——就是说，比如你做了一个梦，梦里你去点了一杯咖啡。如果是在西雅图，那菜单有六千种选择，这种奶那种奶，多热多粗多高多矮，你花了很多时间精挑细选，然后下单，咖啡端来了，你喝了，也许太热了，不管怎样。然后你从梦里醒来。现在，我当然很容易说：那只是个梦。对，很明显嘛。所以要讲佛教的空性概念，还算有点难度，但勉强可以讲——因为那是在谈梦醒之后的事，比较容易。但如果是在梦里——就在你做梦的时候，就在你点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进入你的梦，然后说：嘿，为什么咖啡不会从杯子里漏出去？你会说：当然不漏啊，这是真的杯子。不是真的杯子，这是在梦里。要在梦里跟你说这一切都不是真实发生的，很难——因为你点的是卡布奇诺，端来的就是卡布奇诺；你点了两杯，来的就是两杯，不是五杯；杯子装得住咖啡，不会漏——这一切都说明这是真实的，而现在有人在旁边唠叨说这不是真的，很烦人。业力就是这么难讲。

    再加上各种笼统说法，比如，你这辈子杀了鸡吃了鸡，接下来五百辈子你就会投生为鸡，诸如此类简化的教导——这些简化是必要的，有时候需要对不同的听众讲一些戏剧性的教导——但这反而不太有帮助，对吧。而且，每当我们谈业力，就不得不谈到时间，而时间在佛教里是一种幻象。我是说，就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比如你昨天犯了罪，假设你杀了人，警察在找你，结果发现你坐在这里，把你逮捕了。你完全可以说：嘿，昨天那个我已经消失了，我是今天的我，那是另一个我。你可以这么说，但这行不通，对吧？你看，这就是那种幻象。

    所以我讲了这一大圈，是为了说明：业力的问题，根本不适合用"命中注定"还是"自由意志"来套。因为……【音乐】……业力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自由意志。业力是一种幻象，而你却如此狂热地纠缠其中，以为它是真实的。回到我那个咖啡的例子——喝咖啡的时候你以为它是真实的，而是的，它是幻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困扰你。它会的，它确实会。正因为它是幻象，才能真正地困扰你。如果它是真实的东西，它可能卡在外面进不来，但因为它是幻象，它可以轻而易举地穿透进来——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有力量。我还是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好吧，让我继续……

    比如说煮鸡蛋这件事，是注定的吗？不，你随时可以选择不煮。但一旦它已经煮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我认为——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自由意志去让它回到原来的状态了。当然，密法修行者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们先不去那里，先不去那里。事情就是这样。

    所以说自由意志——只要你还受制于所谓"因缘"，你就是可以被操控的，而且你其实已经在被操控了。所以你没有自由意志。话虽如此，你仍然拥有一种力量，就是——比如说，安住在当下。我之前提到过这一点，这其实是个很重要的建议。因为你一旦真正处于当下，就会打乱这条因缘之链——就像一列火车，因缘就是这样运作的，一旦你在当下，它们就真的乱掉了。

    就是这个原因。你看，现在有过去、未来、当下——但你马上就会跑到未来或过去去了。念头是一串一串涌来的，速度快得像水一样流。这水从哪里来？在新西兰，你可以直接喝自来水，因为非常干净。但在德里，那就不行了。你看，光是这个念头，我又想到了：德里的政府腐败得一塌糊涂，真希望他们能向这里学学……你看，我的念头就是这样运转的——据说德里的孩子被要求画天空时，他们画的是灰色；被问到水从哪里来时，他们说从水管来。你看，一个念头是怎么牵出另一个念头的。

    所以念头是业力最主要的制造者、导演、剪辑师和编剧。一旦你安住在当下，它就……停止给这股力量充电了。这时你才真的有得选。所以你甚至可以选择去打破所谓"命中注定"这个概念。总之，很复杂。

    还有问题——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念这么多咒、重复这么多遍？

    哦，就像……人有那么多种拖鞋嘛，随你挑。就像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人喜欢长的，有人喜欢短的，有人喜欢好发音的，有人喜欢难发音的，有人念了觉得平静，有人念了反而亢奋——各种咒语，各有用途。我想这是我目前能给出的全部回答了。

    金刚乘佛教是什么？它与当今西方文化相容吗？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要再次提醒——我对使用"西方"这个词会很谨慎，就像我之前说的，因为很多中国人和印度人比新西兰人，尤其是新西兰人和澳大利亚人，要"西方"得多得多得多。我是在半开玩笑——但也有一半是认真的。我故意说得有点挑衅，这样你们也可以好好想一想。我认为保持批判性思维、分析性思维、追求客观性，这些都是好东西，值得我们善加运用。

    问题是金刚乘佛教是否与西方心灵相容？与西方文化相容？

    我其实不太清楚什么是"西方文化"。但我们来单独拎出一件事——个人主义。这是我们需要好好思考的。如果个人主义真的那么重要……先别说金刚乘佛教，就连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其实都是一种"罪行"——我故意用这个强烈的词。因为佛教的整个核心就是：个体自我是一种幻象。所以对这个所谓"个体"的珍视、溺爱、呵护，与任何形式的佛教都是背道而驰的，更别说金刚乘了。金刚乘？想都别想。佛教的全部要点，就是真正地拆除这些安全保障、这些保护层。

    所以我认为，凡是想进入佛教、尤其是金刚乘的人，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英格兰的丘陵徒步是一回事，挺好玩的，出不了什么大事；但你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那完全是另一回事，需要完全不同的准备。不过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当然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但如果你真的要去，那好，比如你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你首先要检查手上那张地图——是否过时了？是谁画的？谁印的？你即将雇用或跟随的那个向导，是否可信？谁知道呢——甚至细节到：这个向导有没有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万一走到一半，在大本营附近，向导突然改变主意，你怎么办？这一切都需要你仔细分析。你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去分析。

    不管怎样，不只是金刚乘，就算是一般的佛教也是如此——因为佛陀有一句话："你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还有谁能成为你的主人？"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佛教认为，执着于自我，才是根本问题。我需要在这里区分一下——执着于自我，或珍爱自我，还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认为存在一个真实存在的自我。这才是更深层的执着，那种虚荣、自我崇拜反而是之后才有的。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存在一个自我"的念头本身。当然，要打破它不容易，一点都不容易——尽管它只是幻象，但要真正击破它，极其困难。而佛教，说到底，就是要彻底解构"自我"这个概念。

    所以我不确定这一切是否相容。这值得好好思考。但正如我说的，人们总是可以运用分析、批判性思维和观察的力量，而西方在这方面有深厚的传统，我认为这永远会是很大的支撑。

    好，大概还有两个问题，然后大家可能都累了。

    如果一切都是无常的，怎么可能积累功德？

    这个问题很好！我要给你一个非常调皮的经典佛教回答——正因为一切无常，所以才能积累功德！这就是那种典型的佛教式绕法，总是这样拧着来，对吧？如果没有无常，你根本无法积累任何东西。所以无常其实不全是坏消息，尽管它听起来总是死亡、衰败、老去这些字眼。你现在没有法拉利——在座大多数人我相信都没有——但明天说不定就会有，感谢无常。你现在很沮丧？感谢无常，明天说不定就走出来了。但如果你现在很开心，也别太得意，因为无常，事情说变就变。

    所以无常——多亏了无常，功德是可以积累的。

    但我想回答一个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很重要的层面——积累功德，其实不是佛教的目的。我引用寂天菩萨一句很精彩的话：愚者造恶，堕入地狱；愚者行善，升入天堂——两者皆是愚者。智者则超越善恶，而证解脱。这是大乘对所谓善业与恶业的经典态度。

    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谈谈关系？

    我猜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只能重复我之前说过的话。我认为真正理解无常，对关系真的很有帮助。有个小小的体验可以试试——每次你看着你的爱人、家人或孩子，你应该认认真真地想：就是这一刻，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我想这会有所帮助。

    除此之外，我们刚才讨论的个人主义，其实也是关系中的一大障碍。这是很矛盾的事——你极度珍视个人主义，同时又试图维系一段关系，于是总是会有权力问题，你会不断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关系中的另一个人。如果你的伴侣没有嘴巴、没有耳朵、没有……你知道的，那你可能很幸运。但不幸的是，他们什么都有，而且很多时候你恰恰选择了那种什么都有、还有些智识的人——于是事情就变得极其复杂。

    我知道我说这话听起来很大男子主义，但这段关系……而且现在还有社交媒体这个问题，你可以在上厕所的时候就对伴侣不忠。所以这会变得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转化成助力的，不是吗？

    我认为也许可以重新定义关系的意义——你和伴侣之间，可以慢慢培养共同的价值观，重新定义你们的关系。怎么说呢……过去，如果你住在偏远地区，维系一段关系有其特定的现实需要；现在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改变，但也许仍有某些相似之处。也许你们也可以把关系理解成——开一家公司？它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吗？所以重新定义，也许会有帮助。

    但我没有真正回答好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说了太多了，现在我开始失去那种——怎么说——连贯感了。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今晚坐下来聆听。

    作为佛教徒，希望大家多做祈愿，因为我们相信祈愿是最有力量的——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心最有力量。如果你的心通过祈愿与发愿得到引导和对齐，那它就拥有极大的力量。永远不要低估一个人真诚的祝福与发愿。

    所以我要发愿：我们生活在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动荡的时代——我自己也在努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真的真的不应该被单一的叙事、单一的故事所左右，尤其是你的朋友告诉你的那些故事。这话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比我们的敌人更危险——因为敌人，我们几乎不会碰到，敌人待在远处，你也待在远处，所以相遇的机会极小。但朋友，你天天见，天天谈，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议程，有自己的执念。所以对此保持清醒，其实就是一种安住当下。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公民，地球是我们的家园，是我们的责任，至少我们要认真保护它。我对新西兰人对大地的热爱与关怀印象深刻，请继续这样做。我发愿世界会趋于和平，尤其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自身开始。

    我来念一段发愿文，然后今晚就到这里。

    ……

    如果你想知道我刚才说了什么，大致是这样：一切皆依因缘与境遇而生，在所有因缘境遇与情境之中，心是最有力量的因缘。我发愿我们能调伏自心、训练自心，最重要的是——觉察自心。

    谢谢大家。

  